
雨夜魅影东江河里水涨涨落落，送走
了一个又一个秋风冷月。

树木长大了，村庄也变得破
旧了。北京城里一波又一波地
变法，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让更
多的洋鬼子驻进了沿海各大城
市。连东江里时不时都有洋鬼
子的小火轮，突突地冒着白烟闯
了进来。

这一夜，乌云密布，暴雨说
来就来，水苑村民很早就睡了。
已过 12岁的小坤如却在床上辗
转反侧，无法入眠。前天是他的
生日，阿爸特意从归善县城赶回
来为他“解锁”。按照家族习惯，
芽仔过了12岁，就等于成人了，
要逐渐参与家中的事务，慢慢挑
起家里的重担。

阿爸给他倒了一碗米酒，眼
里充满忧伤。小坤如知道，这些
年，阿爸为了这个家庭操碎了
心。阿爸会些拳脚功夫，是天元
商行的旗手护卫。商行的货物
无论陆路、水路行走，或是上佗
城下广州，他都要紧紧跟随，确
保货物、人员平安。这些年风雨
行走，刀尖舔血，也不过给家里
盖起了一院青砖瓦房，让一家老
小有个安身之地。现在他白发
日添，手脚也不大灵便，随时都
有被辞退或“失手”的危险，日子
难熬啊。

小坤如一饮而尽碗中的米
酒，瞪大一双虎眼，满怀豪情地
说：“阿爸，我不去读书了，跟你
一起捞世界，赚多多的银子，将
来建一座豪宅，养一个戏班子，
让你颐养天年，好好享受享受。”

听儿子这么一说，杨家阿爸
紧锁的双眉舒展开来，眼里也充
满笑意。这父子俩，都爱听粤
剧，特别是琼花会馆李文茂演唱
的《铁血红伶》，父子二人都可以
对唱几段。

正沉浸在回忆之中，忽听到
落雨声中传来不一样的响动。

“嚓嚓”“卟卟”，在叭哒叭哒的雨
水中时有时无，像动物前行的蹄
声。刚听时，还有些远；再听，已
靠近院内。轻飘飘的，如鬼魅一
般。小坤如汗毛倒竖，神经一下
子绷得紧紧的。说不害怕是假，
毕竟小坤如才 12岁。虽然说他
自小跟阿爸学过南拳，有武术功
底，但临危处事的经历还是一片
空白。

解完锁的当天下午，杨家阿
爸就返回了县城。临走时，曾对
小坤如说过，遇事要冷静，不能
害怕，越怕就越胆怯。只要有足
够的胆量，鬼怪都会躲着你。想

到这，小坤如深吸一口气，虎目
圆睁，顿感浑身充满力量。他翻
身下床，操起平时练功的棍子，
把眼睛凑向窗棂。

外面下着雨，夜空不算很
黑。小坤如听那声音，已踏入门
前那片香蕉林中。他运足目光，
发现黑影身材奇高，张牙舞爪，
样子十分恐怖。小坤如心跳加
速，紧张得几乎不能呼吸。他
想，那黑影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山
魈妖怪，专门在雨夜活动和袭击
人类。但他若退缩，睡在里屋内
的阿妈和妹妹们就要遭殃。作
为家中已“解锁”的男人，即便
被妖怪生吞活剥，也不能退缩
半步。

想到这，小坤如快速拉开房
门，大喝一声，抡起棍子向黑影
砸去。黑影好像知道他会出来，
所以并没仓皇逃窜，而是身子一
扭，躲开棍击，并顺势挥出长臂，
朝小坤如腰间扫来。小坤如以
棍抵挡，两物相撞，发出“嘭”的
一声闷响。原来对方使的竟是
划船的桨板。小坤如此时已忘
记害怕，只想竭尽全力将黑影打
倒。于是，将阿爸平时所教的招
式，一五一十使将出来。打着打
着，小坤如发现黑影下盘不稳，
便故意卖个破绽，手中的棍子
直捅对方脸颊。趁黑影侧脸躲
闪之际，一记扫堂腿将对方踢
倒在地。

黑影发出痛苦的“哎哟”声。
小坤如觉得这声音好熟悉，

不觉愣住了。此时，黑影开口说
话：“芽仔，好有料到（很厉害），
是阿爸。”

原来，这是杨家阿爸对小坤
如的一场考验。

父子俩相扶着走进屋内，杨
家阿爸才说出实情：如今天兵荒
马乱，洋人入侵，小坤如只有私
塾那点文化是不行的。要想长
大后有所成就，就要学习新学。
新学内容众多，有文有武有算
术，有中国文化也有洋人讲义。
学新学是潮流，也是安身立命，
堪当大任的桥梁。所以，杨家阿
爸已托天元商行老板推荐，要小
坤如去博罗县城读书。但又担
心他一个人在外会受欺侮，故有
这次的考验。

小坤如一听，满心欢喜。他
对新学早有耳闻，比“之乎者也”
有趣味多了。如今能得以实现，
着实兴奋不已。他拍着胸脯说：

“阿爸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读书。
我答应您将来建一座豪宅，养一
个戏班子，绝不食言。”

雨夜魅影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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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魅影从汝湖去博罗县城有两条
路可走。一是坐船，顺东江而
下，经过归善县城和惠州府城，
进入博罗县。另一个是走山路，
要翻越象头山、九珑山、葫芦岭
才能抵达。

按照杨家阿爸的计划，父子
俩先去归善县城天元商行，安顿
好手边事务，杨家阿爸再送小坤
如去读书。可计划跟不上变
化。商行快马来报，有批从佗城
下来的货物，在雷公坳被水匪劫
持，老东家要杨家阿爸火速赶去
处理。

杨家阿爸摇头悲叹，这世道
何时才能平安啊。然后，留下身
边所有的一些碎银，交给小坤如
当做作费和学费。并告诫他要
走水路，因为坐船比较安全。

待杨家阿爸一走，小坤如背
起简单的行李，却顺着山路向博
罗奔去。小坤如有自己的盘算，
山路虽然凶险，但自己既不是商
人也不是官员，山匪不会看在眼
里。这样既可锻炼身体，又能节
省一些费用，免得让阿爸操心。
退一万步讲，假如遇到山匪，凭
自己武功基础，逃跑足足有余。

就这样，小坤如兴高采烈地
上路了。他听阿爸说过，凭大人
脚力，清早出发，日落即可到达
县城。

走出熟悉的村庄，小坤如像
脱缰的野马，精力充沛，连跑带
蹦翻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头。山
道中古木参天，溪水潺潺。处处
鸟鸣啾啾，野花飘香，让小坤如
诗兴大发。他登上道边一方岩
石上，望着茫茫苍山，雾霭漫漫，
如梦似幻一般的风景，不禁脱口
诵道：

今日求学为成名
独霸一方伴风云
杨家男儿当自强
跨马挥鞭跃古城
他刚诵完，就听到有人说：

“好！嗓音雄厚，中气充足。”
小坤如跳下岩石，四处望了

望。山道中除了打柴的人，再就
是几位匆匆忙忙的赶路人，并没
看见叫好的人。

小坤如摇摇头，怀疑是自己
耳朵出了问题。此时已近中午，
前面就是九珑山，山高路陡，林
密沟深，是劫匪经常出没的地
方。小坤如加快脚步，跟上前面
三个赶路的行人。

刚登上山垭口，一转弯，越怕
越有鬼，真的碰上七八个劫匪。

这些劫匪一身黑衣，还用黑
布蒙住了半边脸，只露出凶神恶
煞般的眼睛。为首一人手拿明
晃晃的钢刀，其他人则拿着梭镖
和长矛。前面三个赶路的人放下
包裹，当场就跪下来：“大王饶命，
我们都是穷苦人家，今日路过宝
地，请放小人一马。”边说边磕头。

那首领冷哼一声，给手下递
个眼色。立即有人走上前，把三
个包裹全打开，里面除了几件破
衣服和路上充饥的艾粄外，一两

银子也没有。
“把他们衣服扒光，给我

搜。凡有藏匿者，把手脚给砍
了。”拦路打劫，没见到一点油
水，首领自然不高兴。

在一片哭求声中，首领瞥见
小坤如还站着。怒声呵斥：“你
怎么不跪下？”

“我为什么要跪下？”
首领不敢相信，这竟是一个

小孩子说的话。“吊你老母，这是
老子的地盘。老子说杀你就杀
你，信不？”

“你们只会欺负小孩和穷
人，有本事打洋人去，劫贪官去，
那才能发大财。”小坤如说得理
直气壮，毫无惧色。

哟呵！有黑衣人怕首领丢
面子，忙上前来，照着小坤如的
屁股猛踹一脚。他想把小坤如
踹趴在地上。没想到小坤如错
步拧身，一个燕子抄水，伸手抓
住黑衣人的脚脖子，轻轻向上一
抬，黑衣人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大
屁股墩。山路上石头铺地，痛得
他龇牙咧嘴，哎哟连天。其他劫
匪则一阵哄笑。

“没想到你小子还有两手，
好，我来会会你。”首领以大欺
小，不顾江湖道义，挥刀就向小
坤如砍来。

小坤如一个滑步躲开。首
领刀下落空，恼羞成怒，招呼手
下一起上。万分危急之时，突然
有人喊：“住手！”

小坤如一听，正是那个叫好
的嗓音。只见丛林中钻出一个
英俊青年，身穿素色长袍，腰束
浅色扎带，前颅明亮，颅后束发
成辫，干净清爽，英气逼人。

首领没想到今天这么倒霉，
一个小屁孩还没搞定，又来一个
年轻人，看来是个更厉害的角
色。

青年对首领一抱拳，朗声说
道：“世道不公，天怒人怨。大家
都为了生存，可以理解，但不可
滥杀无辜。刚才这位小兄弟说
得极好，真要发大财，去打洋人，
去打官府，这才是大买卖。所
以，奉劝大王还是放过大家吧。”

“你说放就放啊。兄弟们，
给我上，把他们都废了。”首领怒
不可遏，再次挥起钢刀就要冲杀
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青
年人从腰间掏出一个铁家伙，朝
着不远处的一块巨石扣动扳
机。只听得一声爆响，巨石被打
出一个坑来。所有人都呆住了。

“知道这是什么吗？火枪！
难道你们的脑袋比石头还硬吗，
滚。”听青年人这么一说，众劫匪
慌乱一团，顿作鸟兽一般散去。

小坤如赶紧上前致谢，那青
年拉住小坤如的手甚是喜欢，夸
奖他有志气，前途不可限量。两
人边走边谈，越聊越投机。在一
个分手的岔路口，二人撮土为
香，结拜为生死兄弟。那青年大
坤如 6 岁，姓陈，惠州府海丰人
氏，是为兄长。

义结金兰贰

雨夜魅影一晃，三年过去了。小坤如
算是彻底长大了。

再有一年，即可学业修成。
杨坤如的打算是继续读书，报考
清政府在广州创办的新式陆军
学校。他想当兵，想手握火枪，指
挥军队，像兄长那样威风凛凛。

这一年，是庚子年。以六十
甲子为一周期，天和干相连，地
和支相连，经常会发生大灾大
难。所以民间有顺口溜：庚子
年，难种田；吃不饱，穿不暖；灾
难多，人心寒。

正如民间所料那样，这一年
的5月，八国联军对中国进行了
武装侵略。吓得慈禧太后往西
安逃窜，还美其名曰“狩猎”。

大清朝已经是乌云压城，风
雨满楼，摇摇欲坠。

这天，杨坤如趁着休息日，
从学校出来，到同窗黄维家中。
黄维是潮州人，自幼随父来博罗
以经营茶叶为生。日子过得比
较清苦，但黄父坚持要黄维多读
书，这和杨坤如的家教如出一
辙。所以，两人在一起非常投
缘。黄维比杨坤如大两岁，接触
人多，见的世面比较广。他经常
会和杨坤如讲洋人的一些科学
文化，比如老百姓见到官老爷不
用下跪，叫平等。听得杨坤如一
愣一愣的。他还抨击清廷政治
腐败和社会不良风气的行为，都
让杨坤如深受触动。

还没走到茶叶店，就听到前
面人声嘈杂，哭喊一片。其中还
夹杂着打骂声、呵斥声和摔碎东
西的声响。杨坤如小跑几步，远
远就发现头戴遮阳斗笠的公差，
正挨着铺面一家家搜查革命党
人。领头的是位大胡子，手里拿
了一把短铳，众人叫他彪爷。
其他人员有拿砍刀的，也有拿
火枪的。猛然看上去，若不是
有明显的官服标识，还以为是
一群土匪。

那些做小本生意的店主见
公差过来，赶紧笑脸相迎。生意
稍好的，赶紧掏出银子打点；生
意不景气的，则拿出店里货物相
送。就这，公差们还不满意，骂
骂咧咧地满屋翻腾。走到茶叶
店前，黄父不顾体弱多病，急忙
迎了出来。并交代伙计，不论发
生什么事，都不要让后屋的黄维
出来。同时准备好茶叶，给公差
们每人塞了一饼普洱。

没想到彪爷甩手就将茶饼
扔到地下，并狠狠踏上一脚：“黄
老板，你今天可不能用茶饼打发
我，我是来搜查革命党的。搜出
来，那是杀头之罪。”

黄父这段时间本来就有病，
这一吓，更是面无血色：“彪爷，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家维仔求学读书，我和伙计看
店，每天老老实实过日子，哪里
会认识革命党人。”

彪爷噘着嘴，将短铳的枪口
吹了吹，眼皮一翻说：“可你今年
很忙啊，大半年了，你也不到我
府上言一声。”

“彪爷恕罪，今年开春，我就
病倒了。胃痛难忍，经常吃药，
稍走远一点，都浑身冒汗，虚脱
无力。不信，可问问左右邻居。”
黄父边说边从怀中掏出一个小
包，递到彪爷手上。彪爷掂了
掂，冷笑一声：“你这是打发叫花
子呢，兄弟们，给我搜。”

黄父伸手阻拦，没想到被彪
爷一脚踢倒在地。正好被冲出
来的黄维看到，黄维大怒，挥拳
向彪爷打去。一向嚣张惯了的
彪爷哪见过这阵势，他躲闪不
及，腮帮子上重重挨了一拳，嘴
角顿时冒出鲜血。

彪爷气急败坏，对着黄维就
扣动扳机。没想到咔嚓一声，子
弹卡壳了，短铳并没有响。彪爷
边向外躲边吼叫：“兄弟们，把他
抓起来，他就是革命党人，抓住

重重有赏。”
公差团团将黄维围住，黄父

勉强站起替儿阻挡，叫黄维快
跑。可哪里还跑得开。此时杨
坤如已赶到，见黄维被困，立马
冲进去解围。

杨坤如是学过功夫的，他一
出手，立马扭转局势，公差被打
得连连后退，不再进攻。杨坤如
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见好就
收。他走到彪爷面前说：“我可
以担保，他不是革命党人，而是
新学的学生黄维。”

“我呸，你说不是就不是吗？
你俩敢不敢和我到县衙走一趟。”
彪爷咬牙切齿，目露凶光。

“去就去，我就不信没有说
理的地方。”黄维上前一步，与杨
坤如站在一起。

“哈哈哈，那就好。有种就
跟我来。”彪爷一阵狂笑，让公差
围着两人向县衙走去。黄父看
到他们离去的背景，一阵心悸，
顿时晕了过去。

进了县衙，大门一关，公差
仗着人多，如狼似虎扑了上来。
黄维与杨坤如是来说理的，自然
没有反抗。这一来，二人可就遭
了罪，被公差抹肩头拢双背捆了
个结实，狠狠一顿暴揍。彪爷更
是处处下重手，棍子都打断两
根。黄维当场被打得不能动弹，
奄奄一息。杨坤如虽有功夫，但
也被打得浑身是血，鼻青脸肿。

好不容易等到县官出来，没
想到彪爷一口咬定两人就是革
命党，还指着脸上的伤痕让县官
验证。杨坤如刚想申辩，县官将
惊堂木一拍：“大胆反叛，藐视官
府，袭击官员，祸国殃民，死罪难
免。来呀，将两人拉出去，东门
菜市口斩首。”

好家伙，县官连问都没问，
直接斩立决。

这一刻，两人心中是拔凉拔
凉。要知道世道如此黑暗，官府
如此腐败，不如反它，轰轰烈烈
死一场。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的药。
第二天，两人被拉到东门菜市
口，只等午时三刻，斩首示众。

时间说快则快，说慢则慢。
就在刽子手举起鬼头大刀时，围
观的人群中突然响起了震耳的
枪声，两名刽子手应声倒下。只
见数十名身手矫健的黑衣人，手
拿火枪或大刀向官兵杀去。真
正以命相搏，官兵自然不是对
手，纷纷丢下武器，四处逃窜。

趁着人群混乱，这群黑衣人
快速有序地将二人救出刑场。
并安放在东江边的一条渔船上
养伤。

五天后，二人体外轻伤已
愈，体力也得到恢复。但却不知
道是谁救了自己。杨坤如问船
公：“阿伯，是谁救了我，我们要
谢他。”船公指指嘴，发出啊啊声
响，原来是一个哑巴。

杨坤如正在惆怅，岸边却传
来一个雄厚的嗓音：“是我。”

“大哥？”杨坤如抬头望去，
正看到满面笑容的结拜兄长老
陈。

老陈钻进船舱，拍拍二人身
体，很认真地问：“经此一劫，不
知两位兄弟今后有什么打算？”

黄维说：“我要拿起笔，揭露
官府的黑暗，呼吁民众一起推翻
这个该死的王朝。”

杨坤如却说：“我要当县
长。”

“你要当县长？”二人异口同
声问。

“是的，我要当一个能让老
百姓安居乐业的好县长。”杨坤
如目光坚毅，说得斩钉截铁。

“好兄弟，你有这种想法，老
子就去当省长，全力支持你当一
个好县长。”三人同时站起身来，
三双朝气蓬勃的大手就这样紧
紧握在了一起。

要当县长叁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

危机。西方列强开始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
瓜分中国的狂潮。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借机加重田赋，农民苦不堪言，
各地反清起义不断涌现。光绪十年（1884年），马尾海战失败，导致中
国的东南沿海与台湾海峡的海权拱手让给法国。也就是这一年，在惠
州府汝湖镇靠近东江边名叫水苑的村子里，有户杨家的孩子呱呱坠
地。洪亮的嗓门，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半条村子的老人都感到心惊。
瞎眼七爷摸了摸婴儿的脸，又向西望了望，仿佛看见如血的残阳。他
轻叹一口气说：“这芽仔，命硬，性刚，易犯太岁。应起一个柔性的名
字，方可逢凶化吉。坤者，柔也；如者，顺也。就叫坤如吧。”

杨家阿爸赶紧鞠躬拜谢，并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利是，往瞎眼七爷
口袋里塞。却被瞎眼七爷硬生生地拦住了。

杨家阿爸一脸茫然。转头再看看襁褓中的婴儿，这
已起名为坤如的芽仔，正瞪着一双虎眼在呵呵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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